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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44岁的农民工管永保好事连连。一
开年，他就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找到了一个焊板房的
活儿，日薪 300 多元，开年即开工，是打工人的好兆
头；上工的头一天，他收到了讨薪好消息，法律援助
律师宋乐向他要银行账号，并告知“你的工资快到账
了”。3月12日，管永保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银
行提示他的账户到账6000多元。正在工地干活的管
永保马上停下手里的活计，心情有些激动。他给宋
乐发了一条信息，“我拿到工资了，没想到这么快！”

管永保的这笔 6000多元的工资，本来在 2021年
6月就应该到手的。

2021年，管永保和几个工友接到了一份给大庆
市某在建小区焊接公交车牌和垃圾站所用板房的工
作。他们按时完成工作，但迟迟拿不到工资。包工
头和发包方来回“踢皮球”，都说对方应该发工资。

“我一个打零工的，每月收入八九千元钱。一家四口
的生活费、四个老人的赡养费、两个孩子的学费，都
指望这点收入。当年我家小孩住院，需要 1 万元押
金。因为工资被压着，我手头紧，只能站在医院的楼
道里打电话借钱，一边打一边掉眼泪。七八十斤的
钢结构咱拿得起放得下，可这几张票子压得我喘不
上气。”管永保说，2023年3月他实在气不过包工头对
工人不理不睬的做法，经人介绍和工友们一起走进
了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终于让讨薪之路上了“轨道”。

与大多数被欠薪的农民工一样，管永保的讨薪
之路经历了不少波折：打工人的时间耽误不起，少工
作一天家里就短一天进项；取证难，管永保手头连一
张欠条都没有，维权时只有自己的工作照片和一张
考勤表；不了解讨薪的门路，什么情况可申请仲裁，
到法院起诉需要什么手续，哪些情况要去劳动监察
大队投诉，真是一头雾水……

其实，为了根治欠薪，中央及各相关单位出台了
多个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意欠薪行为已经入
刑多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确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等10余个部门对整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职责，人民法院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实
行“一站式”诉讼服务机制，人民检察院也有支持起
诉的职能，2020 年 12 月“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
台”开通……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的讨薪之路依然
一言难尽。例如，农民工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收集
相关证据、投诉、仲裁、诉讼等程序的难度颇大，为了
几千元工资请律师也不现实。

管永保的讨薪之路值得借鉴——借助法律援助
制度追讨欠薪。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
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
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2022 年 1 月 1 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生效实施，全面系
统地规范了法律援助工作。该法明确将“请求确认
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当事人列入法律援
助范围。来自司法部的信息显示，2023年全国法律
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48万件，
为54万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68亿元。

然而，在亮眼的数据背后，还有诸多问题需深入
探究：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手续繁琐吗？援助律师
的办案质量有保障吗？法律援助制度能否给讨薪农
民工一个“支点”，撬动他们的维权之路？

近日，为了了解基层法律援助的现实情况，记者
走访了黑龙江、江苏一北一南两省的法律援助机构，
与讨薪农民工深入交流，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情况。

法律援助真的能帮助农民工吗？

2月 18日，在管永保听到讨薪好消息的同一天，
48岁的农民工张恒仟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
人民法院也得到一个消息——他的讨薪案已进入强
制执行阶段，目前法院执行庭正在查找被执行人也
就是欠薪包工头的财产。

张恒仟是在建筑工地做建筑外墙保温的工人。
2022年6月，他被齐齐哈尔市的包工头崔某雇佣，约定
日薪350元，按日结算。然而，崔某对工人工资的态度
就一个字——“拖”。他先以资金周转不灵为由，和工
人们商量压5天工资，之后又商量压10天……等工程
完结，崔某拖欠了十几个人的工资，其中张恒仟被欠
3150元。张恒仟不仅找过崔某的上级企业，还辗转打
听到崔某的住处，和工友们一起堵过崔某。但崔某躲
着工人们，即使被堵在路上，也只哭穷不给钱。“我听说
他经常耍钱（即赌博），欠了很多人工资。他电话从来
打不通，我们根本联系不上他。”张恒仟每次提起崔某，
语气都很无奈。

2022年11月，张恒仟根据工友推荐，来到铁峰区
法律援助中心，“我当时的心态是碰碰运气，说不定
有用呢！”但没想到当天就见到了由法律援助中心指
派的袁丽华律师，并签了代理合同。“您就是我的代
理人了？您不要钱吗？”张恒仟忐忑地问，“我一个打
工的，付不起律师费。”袁丽华向其解释，“政府会给
我们补贴，我不能向您索取费用。您踏踏实实地打
官司。”在袁丽华的协助下，张恒仟顺利起诉崔某。
张恒仟胜诉后，袁丽华又协助他向法院申请了强制
执行。

如果有律师指引农民工讨薪，无论是诉讼还是
仲裁，肯定事半功倍。然而到哪儿能找到法援律师
呢？张恒仟的经历会不会是个“特例”？

其实，法律援助站点并不难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以张恒仟所在的齐齐哈
尔市为例，该市法律援助中心是市司法局下属单位，
主要职能是为公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
务。该市各区县都设有法律援助中心，比如甘南县
法律援助中心就在县政务大厅一楼开设接待窗口，
随时接受群众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大门挨着
马路，交通便利。这里有两个法律服务窗口，由专业
律师值班，工作日上午9时到下午5时接待公众的法
律咨询。工作人员介绍，若咨询人有申请法律援助
的意愿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该中心能做到现场递

交材料，现场受理，当天指派律师。
据悉，为了延伸法律援助触角，江宁区各司法所

都有法律咨询、法援申请接收转交等服务，方便农民
工就近申请法律援助。记者在江宁区司法局东山司
法所采访时了解到，东山街道常住人口36万余人，有
在建工地 60 个、中小企业近 12 万家，劳资纠纷集
中。2023年东山司法所一共受理涉农民工维权的法
律援助案件14起。

据司法部统计，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利用 59万个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7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和33
万个法律援助联络点，就近就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
援助，“半小时服务圈”基本形成。

很多农民工都有这样的疑问：普通农民工能申
请法律援助吗？申请手续会不会很繁琐？

1 月 23 日，记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法
律援助中心见到了来申请法律援助的绿化工人张
姐。“我们一共 6 个人，每人每天工资 200 元。老板
一共欠我们 9000 多元。乡亲们都说这是我揽下的
活儿，也是我召集其他人一起干的，如果老板不开
工资，我就得想办法把辛苦钱要回来。”张姐一边说
一边抹眼泪，她紧紧握着的手机里，有证明老板欠
工资的微信聊天记录。香坊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张姐的申请符合条件，当天就能见到律
师，签署代理合同。

1月24日，在从哈尔滨市赶赴齐齐哈尔市的火车
上，记者见到了甘南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邹耀，他当
时正在打电话安排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工作。他告
诉记者，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
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申请法律援
助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简单地说，农民工为讨
薪、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只需提供户口本、身
份证，不需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要是当事人申
请时户口本不在手头，能提供证明自己是进城务工
人员的其他材料也可以。”邹耀表示。

法援律师是专业律师吗？如何保障办案质
量呢？

根据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安排本机构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业资格的工
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政府
采购等方式，择优选择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
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

邹耀告诉记者，甘南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
援律师都是专业律师。“我们中心有 8名专业律师向
受援人提供服务，中心每年受理民事、行政的法律援
助案件共 30多件，其中涉及农民工维权的案件大约
有 10余件。法援中心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
指派律师，律师不能无故拒绝指派。”他表示，虽然律
师代理每个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远远低于他们正常
代理案件的收费标准，但绝不能敷衍塞责。法援中
心会一直跟踪案件的进展，随机旁听开庭审理，案件
办结后回访受援人，了解其对承办律师的服务是否
满意，了解承办律师是否存在私下对受援人收取费
用的行为。律师在结案后需向中心提交结案材料。
中心会综合审核承办案件，对承办不规范的案件不
予发放补贴。

“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库内有150余名专

业律师供指派。律师每代理一起案件可获得补贴，
补贴多少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复杂程度以及律师办
案质量来核定的。办案质量一般的，律师的补贴会
降低；如果办案质量不过关，律师还拿不到补贴。”江
宁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法援律师如何帮农民工解困？

“农民工讨薪的法律援助案件与其他案件相比，
代理难度更大。”法援律师告诉记者，农民工讨薪类
法律援助案件有两大代理难点：第一难，申请人说不
清欠薪人是谁。第二难，农民工手里的证据薄弱。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部分农民工不知道老板或
包工头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微信名、绰号、小名……
有的连对方的姓氏都不知道。

部分个体经营户或企业为了逃避支付工资的义
务，用多种手段阻止农民工和实际用工者发生联
系。大庆市某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陈秀辉告诉记
者，老板用微信转账给他发工资，通过微信或电话安
排工作。他因被欠薪1万元和老板打官司时才发现，
该企业工商登记上的“老板”与招聘自己、每月给他
发工资、每天安排自己任务的老板根本不是一个
人。法援律师费尽周折，协助陈秀辉找到实际雇佣
他的“老板”真实姓名、实际居住地等信息，陈秀辉讨
薪案才得以在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立案。

如果欠薪的不是个人而是单位，情况更为复
杂。有的农民工只知道企业的招牌名称，不知道企
业的工商登记名称。比较常见的是服务员称某食府
欠其工资，法援律师调查后发现没有服务员所说的

“某食府”这家企业，经过实地走访得知，该食府真正
的经营者是某食品有限公司。

有的农民工习惯使用不规范的企业名称。2023
年夏天，来自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的8名建筑工人来
到该市富裕县法律援助中心咨询，“老板拖欠我们工
资，你们管不管？”经律师了解，这些工人有瓦工、力
工等工种，他们在一处工地打工被欠薪，但他们只知
道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承揽建筑钢结构工程，平时被
称作“蓝天钢结构”。法援律师一听，猜想这恐怕不
是该企业工商登记名称。果然，律师经过调查发现，
该企业的真实名称与工人们的日常认知差距极大。

了解欠薪企业的名称或欠薪人的真实姓名，对
农民工维权意义重大。农民工无论是申请仲裁还是
起诉，都要提供欠薪企业的准确名称和注册地址，欠
薪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实际居住地。如果农民
工提供不了上述信息，将导致仲裁机构或法院无法
立案。然而在法律援助的工作实践中，农民工能够
准确说清以上信息的，占比不到一半。

第二难就是农民工手里的证据往往很薄弱。律
师们表示，“来申请法律援助的讨薪农民工几乎都没
有合同。”张恒仟告诉记者，打工人找工作的方式就
是到劳务市场“蹲”，或者朋友、老乡互相介绍，双方
都是口头约定、微信联系。“我打工 17 年，没见过合
同。老板或包工头说今天有个活儿，计划干几天，每
天给多少钱。我寻思能做就去上工，工资支付方式

也很灵活，可现金也可转账，现在最常用的是微信、
支付宝转账。”管永保的说法与张恒仟一致，“我工作
20多年，只签过两三次合同，都是大企业临时用工，
合同期限为两三个月。对我们来说，用工企业主动
让我们签合同的情况太少见了，我自己也没主动要
求过。”陈秀辉告诉记者，“我和公司签过空白合同，
我签字后合同就被企业收回，我不知道合同上最终
都写了啥。”

没有合同意味着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
系，薪资标准、工作时长、发放工资的方式等这些内
容都没有书面约定，全部口说无凭。当发生欠薪时，
农民工能拿出来的证据寥寥无几。法援律师最常见
到的证据有劳资双方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
音、手写的考勤表、工作照等，然而这些远不足以证
明欠薪事实。

律师们表示，部分农民工手里有欠条，如果欠条
内容完整，有欠款的数额、还钱的时间、落款人签名
或签章等内容，法律效力比较高。但农民工提供的
欠条，大部分内容形式都比较粗糙，有时落款人根本
不是欠薪人，法律效力也大打折扣。

另外，新业态的迅猛发展也让法援律师猝不及
防，东山司法所最近就遇到了新问题。“从去年开始，
有关主播的咨询量上升趋势明显。农村户籍的主播
人数不少，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但主播的工
作性质与传统工人有区别：其直播内容由企业来安
排，但直播的地点、场景都是主播们自己选择；主播
的计酬方式多样化，以产品销售量为基数核算工资
的占比高。此类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劳资双方极
易产生矛盾。一旦企业发不出工资，主播认为双方
是劳动关系，企业存在欠薪；企业则认为双方是合作
关系，主播没销售业绩就不给钱，这不算欠薪。主播
都没与企业签订过合同，难以复原双方当初的约定，
无论是调解还是诉讼，难度都很大。”东山司法所所
长周超介绍。

为了帮助农民工讨薪，律师们也想出了各种办
法。邹耀告诉记者，如果建筑工人不了解谁是老板，
法援律师会协助他先起诉该工程的承建方。“工程是
哪个企业在建，一般会在网站上公开。在诉讼过程
中，对方为了撇清与农民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会想尽
办法举证已将该工程转包给他人，‘下家’就浮出水
面了。如果工程属于层层转包，律师会一级一级地
将这些单位、个人都关联进诉讼，一直到挖出那个实
际欠薪的人。”

袁丽华律师说：“当事人获取老板个人身份信息
有难度，我们律师也没有查询个人身份信息的途径，
但有职权的机关单位可以查询。”她曾经协助当事人
申请法院依职权查询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

“前提是当事人能向法院提供对方以真实身份信息
注册的手机号。”

宋乐律师手上的几起案件都由当地检察院支持
起诉，“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损害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支
持受损害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参与诉讼的
活动。通过当地检察院的协助，受援农民工也有可
能获得起诉需要的信息。”

“公安机关也可查询到当事人信息。我曾接触

过一起案件，农民工和老板因讨薪发生纠纷，农民工
报了警。当地派出所出警后，警察登记了纠纷双方
的身份信息以及纠纷原因，这份出警记录也成为农
民工讨薪诉讼中的证据之一。”江宁区法援律师桑磊
介绍。

为了补足证据，律师们向受援农民工传授各种
取证方法：怎么给欠薪老板打电话、发短信，对方才
能接听和回复；和对方怎么对话，才能引导他说出
拖欠工资的真实情况；如何在微信里固定欠薪的证
据……用律师们的话说，补足证据、补齐诉讼材料，
真是“老费劲了”！

探索根治欠薪路径仍需多下功夫

农民工如果没有合同，劳动权益就无保障，如何
从制度上解决这样的难题？零工市场也许是一条可
行的路径。

2月18日，位于江宁区的江苏省零工市场人头攒
动，这一天，百余家企业来此招聘，其中有格力电器、
旺旺食品等知名企业。招聘岗位既有工程师等研发
岗位，也有服务员、保洁等面向大龄求职者的基础性
岗位，涉及就业岗位6000多个。当天，来赶场的应聘
者将近1000人。

据了解，江苏省零工市场占地面积约 1200平方
米，免费为打工者提供求职招聘、政策咨询、权益维
护等就业服务。该市场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零工
求职意愿和用工方“即时快招”的用工需求。

江苏省零工市场运营经理刘刚告诉记者，“我们
市场扮演着给求职者和企业牵线搭桥的角色。求职
者到市场寻找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用工需要的
企业到市场来设岗招聘。双方在这里谈薪资、谈岗
位要求。求职者先要填写表格、提供身份证，并说明
自己学历、年龄、技能等基本情况，是否需要住宿，工
资要求等。招聘企业不仅要提供工商登记信息，还
要备案招聘要求以及待遇。”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场工作人员正在向求职者
发放“短期用工确认单”，上面一条条记录着企业的
用工要求、食宿标准，比如“钣金操作工白班每天240
元，夜班每天 260元……有产能绩效奖，月综合工资
6500元”等内容。该材料还提醒农民工，“正常离职
无扣款，离职提前7天通知”。

江苏省零工市场目前已与本地50多家企业常年
保持劳务合作，年均接待求职者 3 万人次。去年 4
月，江宁区司法局还在市场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求
职者一旦涉及劳动法律问题，便可就近“问诊开
方”。工作站自成立以来，解答法律咨询500余人次，
举办法治宣传活动3场次。

此外，讨薪农民工常常困在维权程序中，不知道
该先找哪个部门，要是相关职能部门都在一起办公，
那该多方便呀！

江宁区就有这样一个机构——江宁区劳动争议
调处中心，这里设有区法院的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区
人社局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和劳动监察大队、区
司法局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区总工会的法律服务
站。几乎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所有部门都集中在一
起，可实现“只进一个门，解决所有诉求”。

记者在江宁区劳动争议调处中心看到，该中心
设立多个服务窗口。在法律服务窗口，值班律师向
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代写诉状、准备证据材料、帮助
申请法律援助等服务；在调解服务窗口，当事人可现
场申请调解服务；在立案服务窗口，若当事人对调解
不满意，可在此向法院递交诉状，申请立案。

免费法律顾问对农民工来说也很重要。黑龙江
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就喊出了“打造百姓身边免费
法律顾问”的口号。当地群众拨打 12348热线，可以
与在中心值班的专业律师直接沟通，得到专业答复。

1月23日，记者在黑龙江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看
到，在热线大厅内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10位值班律
师正耐心地为来电群众做着解答。中心二楼设有黑
龙江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数据分析平台，大屏幕上
动态显示着群众咨询的问题、律师的解答，哪几个城
市咨询量大，每位律师的满意度为多少等内容。

黑龙江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勇告诉记
者，从 1月 10日起，黑龙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110报警服
务台并轨运行模式，实行拨打一个号码，一体管理服
务。“如果群众拨打110报警电话，但咨询的问题属于
非警务报警求助，就可分流至 12348热线，由专业律
师来答复群众。”记者在数据分析平台看到，自3条热
线并轨之后，有2000多次报警电话被分流至12348。

近日，司法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法律援助机构
为农民工提供“一次办好”法律援助服务，包括畅通
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
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在根治农民工欠薪、维护劳
动者权益方面都采取了相应举措，但怎样破解执行
难、维权时间长等问题，仍需要相关部门多下功夫。

在江宁区打工的安徽省旌德县农民工小许是一
名“90后”厨师。2021年，他曾入职一家餐饮企业，在
该企业下属的一家饭店当厨师，但他仅仅工作了3天
就被副厨师长通知终止劳动合同。小许认为企业是
违法开除，要求企业赔偿当月基本工资 2000 余元。
记者在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见到他时，他正和自己
的法援律师桑磊商讨案情。他介绍，“目前诉讼还没
结束，我已经跑了多次法院和仲裁委。在这个过程
中，被告企业使尽了手段，不讲实话，当庭不承认有
副厨师长。要不是法援律师一直在帮助我，我根本
跑不下来这些程序。”

“听说崔某账面上只有18.6元，我的工资还能要
得回来吗？”张恒仟2月18日从法院得到强制执行不
利的消息后，忧心忡忡地给袁丽华打电话。袁丽华
安慰他：“法院已经启动强制执行，崔某不仅会被限
制高消费，他所有银行账户都在监控之下，一定会有
好消息的，我帮你盯着。”张恒仟本来有些心焦，但听
到袁丽华的话后，心里松快了一些。张恒仟向记者
表示，“我希望一年多的努力不因执行难搁浅。”

2月 19日，张恒仟揣着拿回工资的希望，踏上去
南方打工的火车，开始了新一年的打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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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代价

的发展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充分发挥法律援助

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中的职能作

用。据司法部统计，2023年全国法

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

案件48万件，为54万名农民工追索

劳动报酬68亿元。近日，记者深入

黑龙江和江苏两省，了解探讨如何以

农民工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为导向，

完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切实为农民

工讨薪维权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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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开展“法援在你身边”开放日活动，宣传法律援助。 受访者供图

黑龙江省林甸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左一）指导农民工
填写法律援助申请材料。 姜宇航 摄


